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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雄奇险峻著称的北京怀柔箭扣长
城上，一支考古队正在细致地挖掘。根据
一块新出土的石碑碑文落款“万历十二
年”，箭扣长城有考古依据的修建时间又提
前了 33 年。
　　今年 6 月，距离箭扣长城一个半小时
车程的北京延庆大庄科长城，该考古团队
就发布了一批成果——— 深埋地下的城墙、
守城士兵“野外烧烤”后的碳化物，以及火
器弹丸、剑柄、杯碗碎片……
　　据了解，国家文物局去年批复了上述两
段长城的研究性修缮项目。在修缮中首次
引入考古环节，是这两个项目不同以往的显
著“亮点”，长城保护由此开启新阶段：由注
重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研究性、预防性
保护并重转变；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注
重文化生态、遗产地环境的整体保护转变。

修缮之前先考古

　　北京市延庆区东南沿界，山崖峻绝，层
峦叠翠，始建于明初的大庄科长城就横亘
在山脊之上。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探访考古
现场时，考古工作者正在三十七八摄氏度
的高温下，专心致志地“土里找土”。
　　“一块瓷片！”现场一阵兴奋。
　　项目负责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员尚珩接过瓷片端详，“看弧度应该是瓷碗
的碎片，是明朝官兵在这里驻扎时使用的。”
尚珩判断，“而且这个碗还被修补过，有打锔
子的痕迹，说明当时士兵们的生活比较清
苦，即使碗破了，修补后还要接着使用。”
　　生活用品是长城考古三大文物类别之
一，和武器类文物一起见证了古人在长城
上的活动痕迹。第三类别则是“建筑构
建”，还原长城从营造、废弃到部分坍塌的
动态过程。
　　大庄科长城西侧 4 号敌楼的窗户保
存完整，拱券砖石无一缺失，但窗户下沿距
离地面仅 1 米多，窗外还有一块约 1 米见
方、估算重达 1 吨的巨石。战时这样的高
度如何御敌？这块明显不属于长城的巨石
又是从何而来？
　　考古人员认为，现有窗户距地高度绝
不是长城正常使用阶段的高度。通过在旁
侧大量下挖作业，深埋地下 5 米有余的城
墙重见天日，证实了考古人员的判断；至于
这块巨石，考古人员推断，极有可能是在长
城废弃多年后，因为某次大雨，从紧挨着长
城敌楼的山上滚落下来的。
　　考古、设计和施工三方多次会商，决定
只挖出敌楼边侧城墙，对于窗外的巨石，则
不再挖掘。
　　“坍塌物本身也是长城的有机组成部
分。这次我们没有完全按照一般考古规
程，即继续挖掘后期堆积的部分，露出原始
地面，再将渣土清理掉，而是在多次讨论后
决定将坍塌物整体保留下来，再通过土层
横截面和巨石，展示此处的时空顺序、演变
轨迹和历史场景，这是最生动的长城故事
之一。”尚珩这样解释。
　　事实上，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共同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明确了长城的现存状态：长城是古建筑与
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
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并具有突出的文化
景观特征。
　　古建筑好比故宫，古遗址好比圆明园。

“如果把长城当作一个古建筑去做修缮，
那么就需要恢复到它最辉煌的建筑形式
时期，这并没有必要。”尚珩说。
　　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设计师赵鹏在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修缮长城的重点不
是把本体修得多么坚固，而是把文物的
价值点更好地保留下来、展示出来。
　　尽管理念层面已基本形成共识，但
一到具体修缮过程中，更多是项目负责
人各凭经验。即使是最基础的问题，如
勾缝材料到底用白灰还是水泥，需不需
要加糯米浆，工艺技巧上采用平面勾缝
还是荞麦棱等，都尚未达成一致。更有
甚者，因在修缮中出现“贴瓷砖式维修”

“粗放式施工”等乱象，引发过争议。
　　这种各自为战、未能高度协同的现
状，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长城的高质量保
护。“如果通过前期考古对该段长城有了
充分了解，修缮方案的设计和执行就相
当于拿到了‘指导手册’，更有针对性，也
会减少返工的次数。”这是参与项目专家
们的一致看法。
　　以大庄科长城 4 号敌楼城墙墙体
挖掘为例，考古人员发现，这一处城墙的
建筑形制与原本设想并不相同，并非直
接从地面开始垒基石，而是先做了基槽，
这样能保证建筑更坚固稳定。这一考古
发现，为后期修复提供了重要参考。

长城保护新阶段

　　 2019 年 10 月，纪录片《长城抢险》
的播出引发广泛关注，“抢险”成为彼时
长城保护的新模式；差不多一年之后，全
国首个长城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在箭扣长
城脚下挂牌成立；2021 年，以基地挂牌
成立为契机，北京市文物局听取专家建
议，选取延庆大庄科长城和怀柔箭扣长
城为首批试点，上报有关部门开展研究
性修缮项目探索，“是一种遗产保护理念
在保护实践中的探索”。
　　“‘抢险’说到底是临时性的，不是长
久之计，后续依旧面临维修，而且由于时
效上的要求，较难关注到细节，因而我们

还是需要对长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探
讨。”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负责人、北
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汤羽扬表示，“另一方面，北京长城抢险
工作已经开展了几年，对于一些问题的
存在也到了阶段性总结和回馈的时候。”
　　与以往修缮过程中各专业技术人员
作业相对分离不同，研究性修缮从工程启
动便形成协同模式——— 以考古挖掘为开
端，多学科研究为手段，数字化跟踪记录
为保障，考古、设计、勘察、施工等人员在
各环节协同配合，同时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
　　“根据多年经验，前期我们就做好了
评估和框架图，确定研究主要涉及长城
本体、长城病害及长城赋存环境等三个
方面，现场工作时考古、测绘、结构、材
料、植物等学科都有专业的研究团队，设
计和施工也是紧密结合，全程参与。”汤
羽扬介绍。
　　在长城保护修缮工程中，关于墙体
顶面植物的处理方式分歧已久。部分学
者认为，植物生长是对长城结构主体造
成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应加以清除；也
有学者认为，作为遗址型文化遗产及景
观，长城上的植物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应同样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适当
保留。
　　基于这样的长期讨论，在本次大庄
科长城研究性修缮中，项目吸纳了景观
植物学研究团队参加，对长城墙体顶面
现状植物展开调查研究和定量化评价，
为后续选择性清整技术体系构建奠定
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长城保护的经
典案例，北京司马台长城的成功修复，公
认与前期严格缜密的勘察设计息息相
关。收录了该项目大部分修复工程文件
的《司马台长城》一书，迄今为止仍是经
典的长城保护工程资料。
　　“过程性材料既是对当前工作的总
结思考，也是给予后人的借鉴参考。”尚
珩说，正因如此，此次研究性修缮过程中
所有参与的学科及数据、工程图纸、方案

设计等，都会在项目结束后汇总集结，形
成全套完整的工程资料，并面向社会
出版。

仍需社会力量接力

　　汤羽扬认为，此次长城研究性修缮项
目之所以能顺利推进，与参与其中的专
家、社会基金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情怀
有很大关系。
　　北京市文物局已确认，会把长城
的研究性修缮项目滚动进行下去，为
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积累更多
经验，也为全国长城的修缮保护提供
借鉴。
　　这也带来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总长度超 2 万公里，横贯 15 个省份的
长城，是世界上现存体量最大的文化遗
产，再加上较多的历史欠债，仅凭地方政
府和财政资金扶持难以实现长城的保护
和修缮，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和普
通公众的参与。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多年的实践
中发现，即使有拍摄纪录片、出版绘本、
制作相关小程序等一系列工作，由于长
城知识体系的庞杂，公众对长城的了解
依旧不算深入，急需更多生动活泼的手
段，让长城知识“不再晦涩难懂”，这也是
其近些年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助力长城保
护的主要目的所在。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
表示，数字文保传播范围的广泛，能够让
人们更好认识中华文物及其内涵，体会
文物所承载的中华灿烂文明和民族精
神，增强个体的民族自尊和自信，自觉与
国家和民族共命运。
　　“对一个国家而言，透过文物不仅可
以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
和认同中华文明，还要讲好中华文明故
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让中华文明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
之路。这也是长城保护乃至所有文物保
护对于国家和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刘
玉珠说。

　　新华社香港 8 月
14 日电（记者陆敏）74
岁的林子祥说，没想到，
到这个年纪还能有新的
歌迷；60 岁的叶倩文
说，感谢这个节目把港
乐老歌做成了“新鲜的
生命”。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的音乐献礼节目

《声生不息·港乐季》，通
过内地与香港歌手共同
唱响港乐金曲，用音乐
对话，广受好评。节目将
最高荣誉“荣耀人物”大
奖颁给了林子祥和叶倩
文夫妇，而他们泪洒现
场 的 情 景 也 感 动 了
观众。
　　林子祥和叶倩文夫
妇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里，亲历香港流行乐坛
的高峰和内地流行音乐
的崛起。他们在歌唱中
见证时代，演绎传奇，也
用歌声连接香港和内
地，凝聚人心。

经典港乐

承载记忆

　　并肩坐在记者面前
的林子祥和叶倩文，一
个低调寡言，一个优雅
大气，两人不时相视而
笑，顾盼间神采依然。夫
妻俩一人一头银发，证
明岁月如梭。
　　林子祥学生时代就
组建乐队，上世纪 70
年代发行了第一张专
辑，1981 年就在香港红
磡体育馆开演唱会。他
音域宽广，有“铁肺”美
誉，又兼具创作才华，代
表作有《敢爱敢做》《男
儿当自强》《真的汉子》等。
　　叶倩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横扫香港各大劲歌金曲颁奖礼。
她的《潇洒走一回》《祝福》《情人
知己》等金曲火遍大江南北。
　　 2022 年的夏天，因为港
乐，多年来已半退隐的林子祥
和叶倩文重回大众视野。“这是
缘分。”叶倩文说。
　　第一次登台，林子祥一件
灰色外套，叶倩文一袭红裙。一
开口便知“王者归来”，声音里
依然有挡不住的光芒。
　　在林子祥的歌中，随处可
见“迎入日月万里风，笑揖清风
洗我狂”“胸襟百千丈，眼光万
里长”“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
光”这样的豪迈歌词。他用高亢
有力的演唱功力，将中国风范
和侠义美学演绎得豪气干云，
充满大爱。
　　在节目歌曲《水中花》演唱
前，一首粤语朗诵的宋词令人
惊艳：“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
相识燕归来。”这是林子祥第一
次朗诵古典诗词，但效果出乎
意料地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
阵掌声。
　　“我小时候爱看武侠电影，
听电影里的歌。”林子祥说，“香
港流行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是
分不开的。”
　　港乐金曲里，有“狮子山
下”的奋发向上，有“万里长城
永不倒”的家国情怀，有“沧海
一声笑”的潇洒气度，有“男儿
当自强”的坚韧不屈……这些
积淀着中华文化底蕴的歌曲构
筑了港乐的精神框架，成就了
传奇，也承载了中国人关于港
乐的集体记忆。

同频共振

同唱一首歌

　　“永远的经典！”“热泪盈
眶”“用生命在歌唱”“这才是真

正的中国文化！”……弹
幕上网友的评论雪片般
涌来。在每次现场演出
结束时，全场大合唱《海
阔天空》《红日》《东方之
珠》等金曲的场景让他
们感动。
　　“身处现场，那种
感觉很难忘。”林子祥
说 ，过 去 即 便 开 演 唱
会，也不过一两个歌手
跟大家互动，而节目现
场却是所有的歌手和
所有的观众同唱不止
一 首 歌 ，每 首 歌 都
感动。
　　最后一场演出，全
场 同 唱《我 和 我 的 祖
国》，随着音乐歌唱和挥
手，气氛到达了高潮。

“我 想 握 住 每 个 人 的
手。”叶倩文说。
　　“我真的是从来没
有在台上哭过。突然觉
得这几个月的感情通通
要从心里往外爆发出
来，想忍也忍不住，真的
是太感动。现场感觉是
非常温暖甚至炽热，我
整个人是热的。”叶倩文
说，连感情极少外露的
林子祥也忍不住当众
拭泪。
　　这一刻，音乐将爱
传递，把心紧紧相连。
　　“音乐没有界限，我
不觉得内地跟香港有什
么区别。距离那么近，过
个关就到了，何况我们
可以用音乐沟通。”叶倩
文说，“我们不在意唱的
是粤语歌还是普通话
歌。讲什么方言不重要，
重要的是歌让人共情共
鸣。”
　　节目播出后，林子

祥和叶倩文有了一大批新歌
迷，很多是年轻人。歌迷给他们
写很长的信说为什么喜欢他们
的歌，又如何被他们的歌影响
和激励。林子祥深信音乐的力
量：“我不爱说话，感谢有音乐，
我想说的都在歌里了。”

文化互通

激发新能量

　　这是夫妻俩从艺几十年
来首度同时参加一个长达四
个月的节目。他们见识了内地
演艺制作的专业与敬业。“节
奏快得不得了，每一集都是新
的体验。”叶倩文说，内地歌手
让他们刮目相看，“很多歌手
都非常厉害，太有天分了”。
　　在节目中，新生代歌手用
想象力和创作力为老歌注入新
元素，既保留了原本的韵味，又
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林子祥与新生代歌手合
作演绎的《真的汉子》，对老歌
重新编曲，说唱部分还吸收了
川江号子的元素，听来更为震
撼；邓丽君的经典金曲《忘记
他》增加了说唱和京剧唱腔，
别有韵味；劝勉孩子努力读书
的粤语歌《学生哥》与普通话
歌曲《读书郎》混搭，让人耳目
一新……
　　这些优秀的创作也激发了
他们的音乐新能量。他们重新
演绎的《敢爱敢做》深受观众欢
迎。“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版本，
我们也很开心。”叶倩文说，这
是把老歌做成了“新鲜的生
命”，“让好歌可以走得更远，陪
伴更多的人”。
　　岁月如歌，这对乐坛“神仙
伴侣”一路唱着走过。“唱歌是
我们的福气，只要还有人想听，
我们就会一直唱下去。”叶倩文
说着望向身边的林子祥，他含
笑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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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之前先考古，长城保护有了新范式

　　新华社北京 8月 12 日电（记者罗鑫）
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
政办公区北部，经过考古发掘和保护，考古
工作人员正在揭开一座古城的神秘面纱。
　　这座平面呈近似方形的古代城市遗址，
以两汉时期为主体年代，在北京地区考古历
史上实现了多个“首次”。“在汉代路县故城
遗址及其周边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
清理出一定数量的东汉时期的木、竹简牍，
这在北京地区汉代遗址考古中属于首次发
现。”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说。
  在此间举行的 2022 北京（国际）运河
文化节上，陈名杰介绍，大运河北京段文化
带建设成果丰硕，大运河考古再获新发现。
2021 年以来，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在大运河
北京段沿线七区共开展考古发掘项目 102
项，发掘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其中，汉代
路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据史料记载，路县设置于西汉初年，属
渔阳郡；东汉改“路”为“潞”，始称潞县。路县
故城遗址就是两汉时期路（潞）县的治所。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路县
故城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孙勐表示，简牍
是研究路县故城遗址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文
献资料。后续将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

对简牍上的文字信息进行解读，信息内
容值得期待。
　　在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通州工作站，
植物种子在经过高倍数显微镜放大后，
投射到与显微镜相连的电脑显示屏上，
种子上的纹路清晰可见。
　　“路县故城城郊遗址的灰坑、水井等
遗迹中发现了水稻，结合路县故城遗址
多处地点水稻的出土情况、文献记载以
及测年结果，我们推断最晚至东汉初年
本地区已经进行水稻种植。”北京市考古
研究院科技考古部工作人员尹达说，“但
两汉时期水稻的出土概率都比较低，说
明对水稻的接受程度及稻作规模较有
限。”
　　今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18 日，北京
市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行
政办公区水系（镜河北段）工程建设的考
古发掘中，在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内的
东南部清理了一处西汉时期制陶遗址。
　　孙勐介绍，两汉时期的冶铸遗址区、
西汉时期的制陶遗址区等手工作坊遗址
区的发现，对确定城郊遗址的性质、功能
非常重要。
　　孙勐表示，近年来的路县故城遗址

考古，首次明确了北京地区汉代城市手
工业遗存的遗迹组合，也是北京地区两
汉时期手工业遗存的首次大规模发现。
陶窑、炼炉与水井、房址、灰坑、道路等遗
迹的空间分布和功能组合，为了解、复原
路县故城遗址的制陶、冶铸等手工业生
产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6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潞城镇
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 122 万平
方米，发掘 4 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
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清理古
代墓葬 1146 座，出土各类文物万余件

（套），入选“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通过近年来的全面勘探，考古工作
人员已经基本推断出路县故城城址的位
置、形制、规模、功能等。出土的包括陶
器、铜器、玉石器等在内的千余件不同种
类的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器以
及大量动物、植物遗存等，为了解当时人
们的生产、生活具体状况提供了契机。”
孙勐说。
　　据介绍，路县故城遗址区内已发掘
出带有战国、西汉时期陶文的各类器物

70 余件，是北京地区出土陶文器物最多
的遗址。出土的木篦、木梳、木桶、木盘以
及锛、耙工具的木柄是北京地区首次发
现的汉代木制实用器皿，是了解当时人
们具体生产、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
　　“去年，经前期勘探，在路县故城南
城墙东段发现一处豁口，并探明豁口部
分叠压有不同时期的道路，可能为门道，
据此推断此处为路县故城的南城门遗
迹。”孙勐说，城门是城址的重要组成部
分，路县故城南城门遗迹的发现，为探寻
城址内、外遗迹分布与构成提供重要参
照，也为日后向公众展示提供了契机。
　　 2017 年，北京市决定对路县故城
城址进行原址保护，建立遗址公园，并配
套设立博物馆。路县故城城址成为北京
地区首个以汉代城址为主体建立的遗址
公园，也是北京地区首个在城市基本建
设的考古中完整保护下来并建立遗址公
园的大遗址。
　　“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建设
顺利完成，正在开展二期绿化工程；路县
故城保护展示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
工，预计 2023 年 6 月完工，2024 年实
现开馆。”陈名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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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月 4 日，林子祥（右）和叶倩文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          新华社记者吕小炜摄


